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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事件与逼人情势——曹禺戏剧情境预设的剧场性追求之三
刘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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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曹禺戏剧中的事件创设了一种紧张急迫戏剧情境，产生了强烈

的剧场性张力。曹禺以潜伏危机的方式推出紧张急迫的事件，营造一种具体而

压抑的场域情势，支配人物的心理，主导人物的行动，营造强烈的剧场裹挟

力。他总是围绕一个主要事件链条式地推出连环性事件，环环扣紧，层层加

码，不断蓄势，强化冲突，产生出了强大的行动支配力和剧场冲击波，强化剧

场效果。他又以集束式的背景事件来强化现实危机，加剧人物之间的情感搏斗

与性格冲突，增强戏剧情境的紧张势态，形成一种剧场张力。于是，曹禺戏剧

中的事件彰显了突出的戏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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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布·马修斯指出，戏剧的效果的产生是故事本身，靠确立情境使之一

个个似乎是自然而然产生，靠人物之间鲜明而尖锐的对比。（1）事件是戏剧

情境构成的重要因素。任何一部戏都离不开事件，一个人物的戏剧动作总是基

于一定的事件而作出的，任何戏剧的冲突总是围绕一定的事件而展开的。一个

优秀的戏剧家总是擅长并十分精心地选择具有戏剧意义的事件来构思创作，因

为“一个选择得当的事件，不仅在戏剧结构中是组织冲突的纽带，而且是引起

冲突爆发的导火索，是加速人物行动的推进器”（2），它容易造成一种尖锐

的戏剧情势，为戏剧预设一种紧张而诱人的情境。当然，不同的作家总是有不

同的事件选择与处理的方式。但是，总体说来，优秀的戏剧家都能以慧眼判断

出事件在戏剧中价值的大小，并能独特地处理事件，最大限度地去彰显事件的

戏剧意义，从而形成戏剧的剧场性张力，并成为剧作家不同创作风格的一个基

本点。曹禺是戏剧大师，写人是他戏剧创作的出发点，他总是选择那些最能造

成和加强戏剧的逼人情势，对人物的生命存在和生命追求构成严重威胁，直接

撞击人物的情感和心理的紧急事件来形成一种支配人物行动的强度，激起和强

化矛盾冲突，产生了强烈的剧场性张力。  

  一、以潜伏危机的方式推出紧张急迫的事件，营造一种具体而压抑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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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支配人物的心理，主导人物的行动，形成强烈的剧场裹挟力。  

  一个事件是否有戏剧意义，其价值的大小如何，不是取决于事件本身的社

会意义和社会影响，而是取决于事件对剧中人物的心理影响与行为支配力的强

弱。一个细小的事件，如果它能激起人物的情感波澜和心理反映，并影响他的

行为走向，那么就有戏剧意义；如果它对人的心理与情感影响很大，导致人物

作出一些对抗性或有意味的动作，那么它拥有的戏剧价值就很大。在戏剧中，

事件本身对人物的影响度是检验它是否具有潜在的戏剧价值的唯一标准。一个

事件，如果对人物的心理、情感不够成影响或影响不大，那么即使社会影响再

大，社会意义再突出，都是没有戏剧意义的，起码是意义不大的。正如佛莱塔

克所说：“戏剧艺术的任务并非表现事件本身，而是表现事件对人们心灵的影

响。”（3）曹禺戏剧的事件总是危及人物的生存与命运，以迫在眉睫的紧急

情势影响和主导人物的心理，使人物进入一种悖论式的对抗与斗争的困境之

中， 始终处于尴尬与自如，无奈与主动、压抑与反抗、束缚与解放、沉静与

追求、希望与绝望、抵抗与妥协、激烈与紧张的复杂的生存状态之中，不仅像

一口“残酷的井”使剧中人物呼号却难以逃脱，也使受众的心态极其沉重，又

无法舍弃，具有强劲的艺术导向性。因此，无论是《雷雨》中周萍要离开周公

馆到煤矿上去，还是原野中仇虎来焦家复仇，或者是北京人中杜家要曾皓的棺

材抵债，或者是吴国入侵越国，都给剧中人物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在戏剧中，事件有多个事件与单个事件之分。有的戏剧由多个现实事件构

成，有的戏剧只有一个现实事件。多项事件一般有主要事件和次要事件之分。

主要事件统摄次要事件，次要事件服务于主要事件。《雷雨》的现实戏剧事件

有三件：一是周萍要离开周公馆到煤矿上去；二是鲁侍萍要到周公馆来；三是

鲁大海代表煤矿工人来到周公馆找董事长周朴园谈判。这三件事情都潜伏着一

种危机，影响着剧中人物的现实生存状态。在这三件事情中，最主要的事件是

周萍要到矿上去，它贯穿戏剧的始终。鲁侍萍到周公馆来是由它引出来的，而

鲁大海的到来只是为了推动它而设计的。周萍要离开周公馆，危及到剧中两个

人物的生存状态。一个是蘩漪，一个是四凤。蘩漪 18 年前嫁给了周朴园，获

得了丰厚的物质享受，却过得很不自在，很不愉快。周朴园的专横、冷酷、自

私剥夺了她作为人的权利与自由，失去了人类幸福的情爱，随之又失去了人格

尊严，失去了独立与自由。渐渐地，她似乎失去了正常人的思想和情感，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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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常人的需要与欲求，变成了石头一样的人。蘩漪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太太，

年仅 35 岁，尽管她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但是封建伦理道理束缚着

她，使她不敢有非份之念，只能听任丈夫的摆布。而周朴园则是一个鬓发斑

白、微微地伛偻着背的老人。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在过去的岁月里，蘩漪的情

爱欲望是日益旺盛，越来越强烈的；而周朴园在这方面的要求却日趋衰退，愈

来愈淡漠。并且，周朴园是一个资本家，满脑子里装的是钱，为了钱财，他总

是在外面不停地拼命奔跑。年纪越大，越是如此。因而，他只是将年轻的妻子

禁闭在周公馆作为观赏物和看家的工具，无暇去满足她正常的需要。这使本来

就无法和谐一致的爱情生活又添上了非常的不幸。于是，蘩漪的爱欲长期被压

抑着，只是静静的等死。但是，在她心理，对正常人的生活的渴望，是不会消

失的。三年前， 周萍从乡间来，那种奔涌的热情和燃烧的欲望，使她那种潜

意识哗啦一下就上升到了意识领域，并且一下子就烧出了熊熊的烈火；她获得

了久违的情爱，本来打算静静等死的她又产生了希冀，充满了幻想，便把整个

的性命名誉都交给了周萍。可是，周萍要离开周公馆，她将再次陷入生命的困

境之中。黑格尔指出，“女子把全部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或

推广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能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到

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一阵狂风吹熄掉。”（4）于是，他极力阻拦周萍

的出走。这就引出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她以为周萍的出走是因为四凤的原因，

于是，她要鲁贵将侍萍带到周公馆来，让她带走四凤。而侍萍的到来，不仅重

逢周朴园，四凤与周萍的事情也东窗事发，加速了周萍的出走。正是她的强力

阻止，使周萍的身世不断显露，使全剧走向悲剧的结局。  

  《北京人》贯穿在戏剧中的现实事件包括三件：一是逼债，二是愫方的婚

嫁，三是曾文清的出走。在这里，还债和愫方的婚嫁是贯穿性事件，后者是穿

插性事件，是为主要事件服务的。曾家已经完全败落，债台高筑，中秋佳节，

债主盈门。拿什么还债，能不能还债，是影响曾家上下老小的重大的生存危

机。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紧急的情势。债主杜家是个暴发户，他们老太爷快不

行了，看中了曾家老太爷曾皓苦心经营十几年、漆了几百遍的楠木棺材。在曾

皓心理，这口棺材就是它的生命，是他的生命追求，也是他的生命的理想与归

宿。他一心想保住这口棺材，用钱去还债；掌管着这个家的太奶奶曾思懿因为

没有钱还债，一心想用这口棺材抵债。围绕着这口棺材的去留，曾皓和曾思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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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着严重的冲突。愫方是曾皓的姨侄女，由于父母早逝，遵母遗嘱，寄居在

曾家。姨妈曾老太太在世时，愫方总是她的爱宠；曾老太太去世后，她又成了

姨父曾皓的拐杖，时时侍奉在他身边，成为曾皓生存的依靠。她与表哥曾文清

青梅竹马，互相爱恋。她十分了解整日在沉溺中讨生活的曾文清，哀怜他甚于

哀怜她自己，她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愿意为他承受巨大的痛苦。她现在已经

三十岁了，却还是孤身一人。对曾文清来说，她不仅是他心灵的慰藉，也是他

生存的苦恼；对曾思懿来说，她又是一个情敌，是她的心头大患。可以说，愫

方的婚嫁问题，不仅是直接关系到她本人的幸福问题，而且关系到曾思懿、曾

皓、曾文清的生存问题。在戏剧中，曹禺巧妙地将它与还债交织在一起，形成

了一种恼人的戏剧情境，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如果说，《雷雨》《北京人》是以多个现实事件来构成的代表，那么《原

野》和《胆剑篇》则是单项事件构成的典范。《原野》的现实事件比较单纯，

就是仇虎的复仇。仇虎坐了八年的牢，腿被打瘸了，生命受到极大的摧残，但

有着很强的生命意志。他从监狱里逃出来，直奔焦家复仇。似乎那种不可知的

神秘性在主宰着焦母的神经，她只是听说仇虎越狱，乘火车到逃到了此地，还

没有到焦家来，就感到大难临头。于是就派常五去找回刚刚出去不久的焦大

星，并通知侦缉队来捉拿仇虎。她说：“虎子一天不死，我们焦家一天也没有

安稳日子。”同时，仇虎的到来，与未婚妻金子相逢，使金子的生命拥有了活

力。她说：“现在我才知道我是活着。”这就加剧了金子的反抗性格。可以

说，仇虎的到来，直接影响着剧中人物的心理，支配着他们的行动。这样，它

就为戏剧创设了重要的戏剧情境。《胆剑篇》中吴国入侵，越国打败，国破家

亡所形成的生存危机自然更不需多说。  

  可见，曹禺戏剧中的事件总是以其对剧中人物的生存带来危机而形成一种

逼人的戏剧环境，以紧急的情势引导人们作出行动的选择。可以说，一个事

件，只有危及到人物的生命与生存，才能强化人物命运的关涉性，才能迫使人

物做出对立与反抗的行动，才能彰显人物的性格，才能形成一种剧场性牵引

力。因为观众在接受中，最关心的是人物的命运进程与遭际。如果一个事件与

人物的命运不相关涉，或者关联性不强，那么，这样的事件是不能产生动作

的，缺乏戏剧意义的，当然也就缺乏情境经营的价值。  

  由于曹禺戏剧总是赋予现实事件一种强大的潜在危机，因此这种事件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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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艺术效果，立刻能作用于人物的心灵，形成强烈

的情感冲击波和情绪控制力，使人物奋力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剧场效应，充满

艺术张力。无论是《雷雨》中周萍的出走，《日出》中方达生的劝走，《原

野》中仇虎的复仇，《蜕变》中梁专员的巡查，《北京人》中的逼债和曾文清

的出走，《桥》中何湘如的到来，等等都放射性地对剧中人物注射了兴奋剂，

形成了驱动力，催生了强烈的戏剧动作。同时，这些事件所导致的行动往往又

天生地带有悖论式的品格。无论是周萍的出走和蘩漪的反出走，方达生的劝走

和陈白露的不同意出走，仇虎的复仇与焦母的反复仇等等，都具有各自可行的

理由，能够被人们认可，于是曹禺的戏剧也就具有了强大的阐释空间，造就了

广阔的“内基域”，能够满足不同的期待视野。  

  二、以连环纠结的方式推出链条式事件，不断地加大对人物心理的影响力

与支配力，让人物内心冲突和性格冲突不断强化，形成一种剧场性张力。  

  在戏剧中，事件是戏剧情境构成的重要因素。但是，事件并不是随意呈现

与安排都有戏剧意义。戏剧事件到底在怎样的状态下才能具有戏剧的意义呢？

[美]布·马修斯指出，“剧作家的艺术很像是建筑师的艺术。一个故事情节恰

如建造房子那样建立起来――一事接一事；一座大厦只有有了宽广的基础和牢

固的结构才可矗立起了。”（5）在这里，马修斯已经关注到了戏剧事件的存

在状态。在他看来，事件是戏剧构成的基础，但事件要构思成有价值的故事情

节，必须是“一事接一事”。这就是戏剧事件应该呈现的最好的状态吗？我觉

得并不是。如果戏剧事件是一件接一件，就会造成一种心理的断裂，大大减弱

剧场性效果。戏剧事件应该呈现出环环相扣的锁链式的状态，才能不断强化戏

剧情势，营造诱人的戏剧情境，创设强劲的剧场性。戏剧情境应该是发展的，

不是静止的，曹禺的戏剧就是这样。他总是围绕一个主要事件链条式的推出连

环性事件，环环扣紧，层层加码，不断蓄势，形成对人物强大的心理影响力和

行动支配力，从而不断强化冲突，自然就构设了一种逼人的戏剧情境，产生出

了强大的剧场冲击力量，收到了很好的戏剧效果。无论是《日出》还是《家》

或者是《王昭君》，都是在一种连环式的事件发展中完成戏剧情境的营造的。

无论是多项事件还是单项事件，曹禺都能使它呈现出环扣状态。  

  《日出》的主要现实事件是方达生的到来。他要陈白露回去与他结婚。曹

禺说“《日出》里没有绝对的主要动作，也没有绝对主要的人物”，（6）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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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没有主要事件。在戏剧中，主要事件应该是能够形成情境，影响人

物心理，催生人物动作，形成冲突，贯穿全剧的的事件。在《日出》中，方达

生贯穿戏剧的始终，而且也是因为他的到来激起了陈白露内心的波澜与冲突，

使她第一次做了一件痛快的事――救小东西，并使她对现实环境越来越不满，

最后走向以死亡来反抗黑暗现实的道路。从全剧来说，《日出》的事件是以一

种连环性的锁链式的结构状态出现的，往往是一件事勾连一件事。方达生要陈

白露跟她结婚，激活了她内心潜在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点燃了她反抗黑

暗，拯救自我的希望之火。于是就引出了第二件事――救护小东西。这实际上

是对自救的尝试。由于小东西是从金八那儿逃出来的，她救护小东西借助了潘

月亭的力量，导致她与潘月亭都得罪了金八，又引出了金八坑害潘月亭的事

件。由于潘月亭银行运行不顺，负债亏损裁员，就引出了黄省三求救无门，毒

死全家的事件。由于潘月亭亏损的把柄被李石清抓住了而受制于他，由此又引

出了潘李较量和李石清家败人亡的事件。由于王福升的出卖，小东西立刻就被

金八的手下黑三抢走，逼迫她在人间地狱－－宝和下处接客，被折磨而死，使

陈白露对自救感到幻灭，这就为她的自杀埋下了伏笔。当潘月亭的财产――银

行被金八吞掉，她更加看清了这个社会的黑暗，决定以死进行抵抗。她自杀之

前所说的“生得不算太难看吧。人不算得太老吧。可是……这――么――

年――青，这――么――美――，这――么――”，充分地表现了她以死抗争

的决心。如果她愿意苟延残喘下去，那么年青，那么漂亮的她，再卖给这个黑

暗的社会是完全可能的，能够过上外表很体面的日子，但那样，她只是一具没

有灵魂的僵尸。《日出》是曹禺学习契诃夫的开始，追求平淡的艺术，但在平

淡中显示出强劲的戏剧魅力，这得益于这种事件锁链所形成的紧急的戏剧情

势，是环环相扣的戏剧事件调动了受众的心理参与。  

  《家》没有贯穿全剧的事件，他是由觉新结婚这个事件开始的。但全剧的

事件也是连环式、锁链式地发展的。觉新结婚，亲朋好友都来贺喜，作为高家

世交、觉新的大媒人，冯乐山也来了。他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假道学、伪君子，

是一个好色之徒，由此就引发了鸣凤的跳湖事件和婉儿的被送事件；因为他又

要给觉民做媒，就引出了觉民与琴的逃婚事件；因为他对婉儿的虐待，又引出

了他与觉慧交锋的事件。而新婚闹洞房时又暴露了高家子孙的不肖，克安、克

定的劣迹又引出了高老太爷做寿时昏厥，以后一命呜呼；而高了太爷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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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使瑞珏只能到郊外分娩而亡；由于这一系列事件导致觉慧的最后出走。正是

这种连环性锁链性的事件推进方式，营造了一种紧张的戏剧情境，产生了强烈

的剧场性。  

  清代著名戏剧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指出，一人一事是戏剧创作的

根本。（7）这当然不一定全面，但他揭示了戏剧创作中事件叙述的一种形

态，尤其是在观众文化水平不高，接受能力较低的情况下，一人一事应该是最

适应于观众的。如前所述，在曹禺的戏剧中，既有单一事件的讲述，也有多项

事件的交织叙事，但即使是单一的戏剧事件，其发展状态也不是直线推进的，

而是不断强化事情的发展态势与机缘，使其不断获得发展的动力，营造了紧张

的戏剧情境。这种单一性戏剧事件往往呈树状形态发展。例如《原野》、《黑

字二十八》、《胆剑篇》等都是。《原野》中仇虎来到焦家复仇，立刻发现自

己的未婚妻做了焦家的媳妇，情人久别相逢，如干柴遇烈火，这就强化了仇虎

复仇的决心。而他们的热浪又引起了瞎眼的焦母的怀疑，她一方面自己去捉

奸，一方面又派常五到站上去叫刚去十天的焦大星回来。而焦大星是仇虎小时

候的结拜兄弟，对金子也很好，这就使仇虎的复仇发生了动摇，一时无法下

手。可是，大星作为人夫，作为男人，一回来听到金子真的养了一个野男人，

心力交瘁，表示要杀了那个野男人。于是，仇虎明白告诉大星那个野男人就是

他，使大星陷入痛苦不堪之中，趁机怂恿他先动手。同时，焦母又叫常五通知

了侦缉队来捉拿仇虎，使他陷于危机之中。最后，他在自卫中将大星杀死，报

了仇。尽管这样，但他的内心还是遭到了良心的自我谴责，所以在出逃过程中

总是出现幻觉，始终找不到出路，最终只好自杀了结自己的亏心。因此，仇虎

的复仇也是在一种连环发展的事件链中完成的。正是这种事件链，构成了人物

行动的特定的情境，使他不能不行动。如果说，焦母不对抗，不叫回大星，不

叫来侦缉队，那么仇虎的复仇也就难于实施。  

  这种戏剧事件的链式连环纽结，不仅使戏剧形成了严谨的戏剧结构，而且

形成了人物的心理链，产生一种动作链，更好地显示人物的心路历程，使戏剧

艺术表现得集中有力；同时能紧紧扣住受众的接受心理，使他们沿着人物的动

作链来把握人物的心理历程，关注人物的命运历程，形成一种审美接受的心灵

向往。从而让受众在自觉的审美享受中去思索去探询。因此，这种事件链是产

生了审美接受心灵扣响的有效手段，形成了强烈的剧场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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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集束式的背景事件来强化现实危机，形成戏剧的紧张情势，加剧人

物的情感搏斗与性格冲突，形成一种强烈的剧场张力。  

  任何戏剧事件的发生都有前因后果，但舞台上呈现的只是其中的一段。如

何展开戏剧事件的讲述，这是令戏剧家费心思的。因此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处

理方式，有的戏剧有完整的故事叙述，前因后果都清清楚楚，有的戏只有片断

的叙述，有的戏剧时按照时间顺序线性发展，而有的戏则只有几个时间点。曹

禺深知戏剧叙事的局限性，又了解和尊重观众，十分讲究叙事艺术。他说：

“我推崇我的观众，我视他们，如神仙，如佛，如先知，我献给他们以未来先

知的神奇。”（8）“一切戏剧的设施须经过观众的筛漏，透过时间的洗涤，

那好的会留存，粗恶的自然要滤走。”（9）而中国的观众“要故事”

（10），所以，曹禺的戏剧总是在有限的舞台表现中最大限度地保持故事的完

整性，既使观众有一种完整的印象，又形成一种诱人的戏剧情境。为了达到这

种目的，曹禺总是将故事的起因处理成背景事件，并且是以集束式的状态推

出，以强化现实危机，加剧紧张的戏剧情势，营造一种紧张的剧场性张力。无

论是《雷雨》《北京人》《明朗的天》等都是以背景事件来强化戏剧情境的。 

  《雷雨》是由“过去的事件”来强化现实危机的。这里的“过去的事件”

是集束式的，它主要由四个事件构成：第一件是三十年前的事件——无锡梅妈

的女儿梅侍萍在周公馆做佣人，与公馆少爷周朴园相爱，生下两子后，在一个

大年三十的晚上，她带着刚出生三天、病得奄奄一息的二儿子被赶出周家；第

二件是三年前周家大少爷周萍与继母蘩漪在公馆客厅里“闹鬼”乱伦；第三件

是半年前周萍有爱上了公馆的女仆四凤，使她有了三个月的身孕；第四件是三

天前周家开的矿上罢工，工人代表来到周公馆要见董事长谈判，结果三个被收

买，其中一个还呆在周公馆要见懂事长，这个人就是那个被鲁侍萍带走的孩子

鲁大海。这四个事件都是背景事件，集束式地发挥作用。曹禺在创作中采用

“锁闭式”的结构，直接进入戏剧的高潮和结局，集中表现周鲁两家的戏剧性

危机，将过去的事件穿插其中，并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步交代出来，成为一种情

势的催化剂和膨胀素。鲁侍萍是过去的戏剧与现在的戏剧的牵引人，没有她的

到来，就没有过去的戏剧的再次露面。她的到来，既带来了过去的戏剧，又引

发出新的事件，使之在不可调和中走向毁灭。梅侍萍为周家生下两个儿子后，

周朴园父母要他娶大户人家的女儿，侍萍遭到抛弃，她的大儿子周萍则跟随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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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周朴园；在大户人家的女儿抑郁而死之后，周朴园又娶了比自己小 20 岁的

蘩漪。蘩漪只比周萍大四岁（11），又很漂亮，相仿的年龄使他们心灵的沟通

有了坚实基础，这也为乱伦埋下了祸根。《雷雨》的帷幕一拉开，戏剧就直接

进入激变的中心，悲剧性灾难来临的前夕，周鲁两家的冲突已经发展到十分尖

锐的程度，过去的事件在现实事件的进程中一一显现出来，成为一种具有强烈

笼罩度的背景，加急了戏剧的情势。第一幕在鲁贵向四凤要钱的过程中，不仅

交代了四凤与周萍的关系，鲁大海代表罢工矿工来找董事长谈判的事件，而且

交代了三年前蘩漪与周萍的乱伦、鲁侍萍从济南回来探亲要来周家，它们组成

一种情境合力，共同作用于剧中人物；第二幕“重逢”一场补叙了侍萍与周朴

园三十年前的往事，它象一颗定时炸弹，将悲剧引爆。这种过去的事件不仅成

为戏剧的现实事件的原因，而且还不断推动和激化着戏剧的现实事件走向高

潮。三年前的闹鬼既是逼迫周萍出走的根源，也是蘩漪阻难周萍出走的因由；

而鲁侍萍与周朴园的恋情则是逼迫周萍迅速出走的原因，成为蘩漪采取果断行

动进行报复的催化剂，是整个戏剧发生转折的关键。鲁侍萍回来，首先感到紧

张的是四凤，她没有听妈的话，而在父亲的劝诱下来周公馆当丫头，她害怕妈

发现自己的事情。鲁妈回来不仅发现周公馆的主人就是三十年前的周朴园，又

知道周萍还在周公馆，听了蘩漪的暗示，她更担心四凤，并将她带回杏花巷，

使周萍临走前来幽会，让侍萍担心的事情终于暴露，只得让他们即刻出走，被

蘩漪疯狂地拦截，致使周朴园让周萍认母，这就更加加速了戏剧的悲剧情势，

促使戏剧达到高潮。可以说，如果三十年前鲁侍萍不被抛弃，一切就会平静；

如果侍萍不是周萍的母亲，如果她不来到周公馆，周朴园就不会逼迫周萍认

母，周萍就不会在三年前与后母蘩漪发生乱伦的罪孽之上又背上了兄妹乱伦的

罪孽，四凤也不会既违背嘱咐又违背誓言，使他们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去触电

去自杀才能获得解脱，周冲也不会因为救四凤死得如此之早！所以，悲剧就不

会发生得这么快！更不会发生得这么惨！这一特殊事件使人物面临着无法化解

的紧急的戏剧情境，大大地推动了人物的行动，加速了人物之间的对抗与冲

突，加速了剧情发展。鲁大海不带头罢工，也就不会作为工人代表来到周公

馆，亲兄弟拳脚相交的事件也不会发生，周萍受到的压力也不会这么大，出走

的行动也不会这么快。半年前四凤不与周萍相爱，鲁侍萍也不会被叫到周公馆

来，兄妹乱伦的事情也不会败露，戏剧冲突戏剧情节也就不会急转直下。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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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背景事件所呈现的交织状态共同作用于人物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形成了

事件之间互相牵连，人物之间互相撕咬的十万火急的紧张状态，造成了一种戏

剧人物不得不行动，戏剧冲突不能不爆发的特定情境，使戏剧时时处于一触即

发的动势之中。也正是这种精心设计的戏剧事件，提高和确保了曹禺戏剧情境

的艺术魅力。  

  《北京人》也是在过去事件与现实事件交织中完成的。剧中过去的背景事

件包括曾家败落负债、愫方寄居曾家、江泰的入赘和袁任敢租住在曾家。曾家

败落，债台高筑，债主盈门，形成了紧张的情势。大奶奶曾思懿拒不付帐，致

使中秋节债主盈门，想逼迫曾皓拿出存折与同意以他漆了十五年上了一百多道

漆的楠木棺材抵债，导致她与老太爷曾皓的矛盾激化，于是催生了杜家“夺

棺”的现实事件。由于愫方长期寄居在曾家，成为曾皓的拐杖，又与曾文清常

常诗画往还，相互爱恋与哀藉，三十还未嫁，成为曾思懿的情敌，使她急于要

把曾文清逼走，把愫方嫁出去。曾皓因不满曾思懿的霸道，也希望曾文清出去

闯一闯，万一有所作为，也好借之抵挡曾思懿的压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可是

曾文清不仅没有及时出走，还在家里吸鸦片，这就有了下跪与昏厥住院的事

件。由于曾家债台高筑，致使曾思懿只想赶走入赘的姑老爷江泰姑奶奶曾文

彩，他们之间矛盾很深。因为袁任敢租住曾家，致使曾思懿急于想将愫方嫁给

他，这又加深了她与曾皓的矛盾，产生了正面的冲突，他们的自私也使江泰大

为不满，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说，这些过去的事件形成了一种交织关

系，构成了一种紧张的戏剧情境，集束式地作用于人物，激发人物的思想与情

绪，催生人物的行动，推动着剧情的发展。其剧场性效果是很强的。  

  可以说，精心设计与选择背景性事件，是曹禺营造戏剧情境的重要手段。

在他的戏剧中，他总是以多个戏剧事件来为戏剧动作构设一种强劲的规定性背

景与情境，集束发射，形成一种剧场合力，共同作用，产生一种强烈的情势，

使戏剧动作就像拉足了弓的强矢不得不发，推动了戏剧情节的发展。  

  综上所述，曹禺作为一个学贯中西、融古通今的戏剧大师，他以其卓越的

艺术才能，出色地营造着剧场性，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他总是自由而灵活

地选择和运用事件，形成紧张的人事情势，为剧中人物创设一种紧张急迫的悖

论式的现实境遇。在这里，正在发生的戏剧事件不仅潜伏着激烈的生存危机，

而且链条式地连环纠结，不断激化既有危机，同时又以集束式的背景事件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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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式地加剧紧张情势，有效地形成了一种支配心理与主导行动的具体而压抑的

场域情势，使观众能产生一种逼真的感受，进而调动其审美心理机制，产生出

引人入胜的强烈审美效果。正是这样，曹禺戏剧中的事件彰显了突出的戏剧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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